
村民张伟明对
何建华的不满溢于
言表。村里不少老人
是看着何建华长大
的，他们看着“打砸
偷 抢 ，多 次 进 劳 教
所”的他入了党；再
后来，竞选上了村支
书和村主任。79 岁的
贾发义说，当时何建
华曾亲口对他说，自
己的党员身份是“花
了 6 万块钱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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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拆迁纠纷，29 岁的贾敬

龙在 2015 年大年初一那天用射
钉枪杀死了村支书何建华。2016
年 10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下
达了对贾敬龙杀人案的死刑核
准裁定书。在死刑执行之前，中
国学界和法律界有人公开表示，
考虑到贾敬龙案的起因和“有自
首的准备”，该案具有法定从轻
的理由，因而呼吁刀下留人。

贾敬龙杀人案在这个不大
的村子里被议论纷纷，为了不
听见人们的闲言碎语，王香兰
在石家庄市区找了份做保洁的
工作，每天早出晚归。作为贾敬
龙的母亲，她唯有一声叹息，

“不为这，孩子都结婚了，我都
抱上孙子了。”

拆迁协议签过了

1992 年 5 月，何义辰被调到
北高营村当村支书时，他面对的
是一贫如洗的村政府，以及几十
万元的外债。之后，村委会在村
西北角引进开发商建立“山水家
园”小区，并在村西头租赁土地、
路边招商，陆续还清了债务。

2009 年夏天，村委会换届，
何建华被选举为北高营村村支
书和村主任。恰逢前一年石家庄
市出台《省会城市建设三年大变
样和 2008 年迈大步实施方案（征
求意见稿）》推行，新上任的村委
会响应城中村改造计划，在 2009
年 11 月以张贴公告的形式向村
民宣布了全村进行旧村改造的
决定，同时召开了拆迁大会。

当时公布的方案显示，无论
老房子新旧、好坏，一律每户白
给 200 平方米的回迁房，再允许
以 1000 元左右的价钱购买 100
平方米的平价房。有二层、三层
楼的住户，经评估后村委会会补
偿额外的评估费，一次性结清。
如果有人不按上述条件签订拆
迁协议，村委会将对其停水停
电，并停止发放养老金以及村里
每年中秋和春节发放的 5 0 斤
面、20 斤米和 10 斤油。

贾敬龙的父亲贾同庆算是北
高营村里比较有生意头脑的人。
早些年他买了机器，和妻子王香
兰做起了轧花生油、磨面的小生
意。磨一斤面挣 2 分钱加工费，轧
油费事，一斤能挣 1 毛 2。一直以
来，生意还算很红火。多年下来，
贾同庆攒够十多万块钱，盖起了
三层楼房。当时村里共有不到 500
户人家，只有 70 来户盖了楼房，
他们家就是其中一个。

在拆迁方案公布的时候，贾
同庆的新房子刚盖好两年，对比
同村其他人的旧平房，这样的补
偿条款在他看来极不公平。同样
不满意的村民还有不少。60 多岁
的张贞玉在拆迁大会上连续反
对了三天。他认为，应当按照国
家的规定赔偿安置费、搬迁费和
评估费，村委会的赔偿不合理。
但是在三天之后投票时，超过一
半的村民同意拆迁方案，他也只
能少数服从多数。

村委会换届之后，何义辰担
任那届北高营村副村支书和拆
迁办主任，当时的拆迁方案已得
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的同意，区
长、区委书记还参加了村里的拆
迁启动大会。

贾同庆一家没有当“顺民”，
坚持不签拆迁协议，儿子贾敬龙
更是执意想把二楼作为自己的
婚房。如此这般，村委会便按照
公告停了他家的水电，并停发王
香兰和贾同庆的母亲的养老金。

就在这个当口，村支书何建
华的一个承诺让这场拉锯出现
了转折。在副村支书何义辰多次
做工作的过程中，贾同庆告诉
他，孩子希望能在旧房子里结
婚，等到新房子装修好可以搬进
去了，再拆老房子。

何建华得知这个要求以后，
带着另一位村干部张树明找到
贾同庆，表示同意他们的意愿。
除此之外，何还口头承诺，如果
贾同庆签订拆迁协议，可以让其
女儿再买一套平价房。当时，北
高营村平价房的价格最高也不
过每平方米 1400 元，这个条件显
然让贾同庆动了心。在经过一番
左思右想以后，2010 年 11 月 10
日中午，贾同庆请了何建华和张
树明来自己家吃饭。当天下午，
他便到村委会签了拆迁协议。

执拗的“婚房计划”

贾同庆除了事前跟妻子提过
要签协议的事，子女并不知道父
亲的打算。后来，贾敬龙很快就得
知了消息，在老房子里跟父母大
吵了一架。王香兰记得，当时儿子
对着他们哭闹，嫌他们跟村委会
签了字，并嚷着“这个房子就不能
拆，给这么点儿（钱）”“不签协议
他们敢拆我们的房吗？”

在贾同庆看来，他的这个儿
子“挺个性”。自此以后，贾敬龙
不再和父母讲话，也从家里搬了
出来，住进村北自家耕地的鸡房
里，甚至连女朋友吕丹丹也不再
带回家。为了有地方住，他竟然
用自己的积蓄将鸡房改造成几
个房间。

但贾敬龙还是偶尔会回老
房子，为的是装修婚房。2010 年，
双方父母已经见面订了亲，婚期
定在 2013 年 5 月 25 日，这天也
是贾同庆的生日。虽然女方家人
劝过贾敬龙在新房子里结婚，但
是他执意要在老房子的二楼。贾
同庆也主动跟儿子提到，可以在
村里分的两套房里随便挑一套
结婚用，可是“他就是不要，说不
清怎么回事”。

村里来了拆迁队

之后发生的事是贾敬龙没
有料想到的。2013 年 1 月 27 日
前后，村委会经过验收认为旧房
符合拆迁条件的，会分批次对村
民出具拆迁验收证明，这个证明
并不需要村民本人签字。

2013 年 5 月 4 日和 7 日凌
晨，两次有人去把贾家的玻璃窗
砸碎。5 月 7 日下午 5 点左右，姐
姐贾敬媛便接到弟弟贾敬龙的
电话，说他们在拆了。当时，王会
勇恰逢来北高营村探望姑姑王
香兰，听到消息以后便和挺着大
肚子的贾敬媛和姑姑一起赶了
过去。他们到旧房前，看到贾敬
龙杵在二楼，一台钩机已经开始
拆屋子的东墙，楼下一群外村人
朝楼上扔砖头。王会勇拿出手机
录像，但很快被发现，几个人跑
过去抢下他的手机，用东西砸
坏，并殴打了王会勇。

随后贾同庆也赶到了，他看
着现场一片混乱，便对那些打架
的人喊，“我是他（贾敬龙）父亲！”
随后，有人在背后拧住贾同庆的
一个胳膊，让他对着儿子复述自
己的话———“你还认我这个爸爸
吗？”“你要是认，你就下来！”

贾同庆个头不高，对方又人
多势众，他早已放弃了抵抗，只好
一句一句地对着儿子重复别人叫
他喊的话，已经坚持很久的贾敬
龙只能从搭在外墙的铁梯上爬了
下来。贾同庆看到，儿子往地上一
坐，一动不动。有三四个人围了上
来，每人往他头上砸了块砖头，贾
敬龙头破血流。又来了一个人手
拿镐头对准贾敬龙的腿要往下
砸 ，贾 同 庆 见 势 吓 得 大 吼 一
声———“啊！”那人总算收了手。

据石家庄市公安局指挥部
调度中心公布，当天下午，110 报
警服务台在 18 点 02 分和 19 点
49 分两次接到同一个号码的报

警电话，都是有关贾
家老房拆迁的。第一

次警察到时，贾
敬龙还在

楼上，贾同庆听到警察对着开钩
机的人说，“把钥匙拿过来”，警
察制止了拆迁。但不知道为何，
等警察离开后，钩机又启动了。
警察第二次赶到的时候，将被打
后的贾敬龙带走做笔录。之后，
钩车就一直没停，直到晚上 11
点左右，贾家坚持两年多抗拆的
楼房，终于被完全拆掉了。

第二天早上，贾敬龙从派出
所回到村里，母亲带他去村医院
处理了头上的伤口。婚房里的一
切都化为废墟，贾敬龙仍然没有
和家人多说话，挂着伤也没在家
里住，当天晚上就又独自住进了
鸡房。

那天以后，贾敬龙多次前往
高营派出所，希望就强拆、被打
等讨个说法，但他只是被告知

“找村委会解决”。
贾敬媛证实，此后贾敬龙夜

夜失眠，疯狂地给未婚妻打电话，
“我能听到他在房间里大哭。”贾
敬龙的女朋友吕丹丹曾经多次劝
说贾敬龙在新房子结婚，但是贾
敬龙就是不改主意，眼看装修好
的老房子也被拆了，女方父母最
终取消了两家的婚事。

据贾同庆回忆，后来，何建
华未经过村民同意，就将村北的
几百亩耕地以每亩 4 万元的低
价转卖给一家名叫“必得”的公
司，村民们不能再使用这块土地
了。从此以后，没了婚房的贾敬
龙，也失去了地里的鸡房。他最
终不得不重新找地方，在邻近的
南高营村租下了一间小平房独
自住进去。

村支书倒在春节团拜会上

“我放弃了婚姻、工作，我一
度沦丧来到建筑工地，北高营村
跑劳务市场的就我一个，我客走
他乡，没有办法，没有人给我说
法。那么好，我贾敬龙自取说法，
我立下誓言，我是怎样被打出北
高营的，那就用我同等的方式走
回来，公开而且明确，就是我贾

敬龙弄的你何建
华。”贾敬龙

在一审法庭的最后陈述中是这
样说的。

大年三十，贾敬龙没有回
家。大年初一早上，贾同庆在村
里给亲戚拜年，没有参加村委会
举办的团拜会。正在聊天的贾同
庆听到有人告诉他，贾敬龙回来
过年了，在他们家楼下转了一
圈，手上还提着两个袋子。贾同
庆在大年初一听说儿子回来，并
不觉得奇怪。

没过多久，贾同庆的弟弟贾
同忠就急匆匆跑来找他，“你家小
子把何建华打死了！”听说儿子杀
人之后，王香兰当场就哭了———
杀人不是小事，自己的孩子也活
不了了。大年初一的中午，在别人
都在觥筹交错之时，这位母亲只
是呆呆地在旁边坐着。

初一那天的团拜会上，马杏
梅正在舞台上跳舞，她突然听
到台下人群里有人大喊，“快
点、快点，咱们书记倒下了。”马
杏梅以为何建华因为大冬天穿
得少生病了，赶紧从台上跑过
去，结果，她看到何建华右脸颧
骨处扎着一根银白色的钢钉，
六七公分长。她和何建华的前
妻以及另一位妇女合力把何建
华架起来，当时他面部血流不
止。马杏梅不敢相信，就在刚
刚，她还为即将上台发言的何
建华整了下衣服，鼓励他“好好
表现”，转眼人就倒下了。

“看他把我们村弄得这么
好，这真是毁了我们村当家的好
人。他在世时，我们村的发展势
头多大啊，他就是我们村的摇钱
树。”马杏梅现在回忆起当时的
情景，仍会忍不住失声痛哭。据
多位村民介绍，马杏梅的婆婆是
何建华的姑姑，虽然已经过了退
休年龄，马杏梅仍然是村拆迁办
的一员。

“世袭”村官

贾敬龙给石家庄市中级人
民法院的自辩词中表示，自己当
时是公开作案，并没有任何逃跑
的准备，手机里还存有编辑好未
群发的自首短信，路上，他给前
未婚妻打了电话，这些都能证明
他枪杀何建华之后要去的目的
地是长丰派出所。

村民张伟明对何建华的不
满溢于言表。村里不少老人是看
着何建华长大的，他们看着“打
砸偷抢，多次进劳教所”的他入
了党；再后来，竞选上了村支书
和村主任。79 岁的贾发义对《中
国新闻周刊》说，当时何建华曾
亲口对他说，自己的党员身份是

“花了 6 万块钱买的”。其他村民
也提及，何建华雇佣外村的社会
青年做打手，多位村民曾因为抗
拒拆迁被打。

何建华被贾敬龙射杀之
后，他的儿子何志辉便当上了北
高营村村委会主任。坊间纷纷议
论这是“村官世袭制”。何志辉今
年 31 岁，毕业于河北经济管理
学校，当上村主任的他仍在当初
父亲的办公室里办公，除了把桌
子挪了位置以外，其他东西都没
动，墙上还挂着何建华在任时的
照片。

最近，贾敬龙案成为社会热
点，许多记者赶到北高营村了解
情况，村治保会成员警惕地盯着
这群外来的陌生人。经历村里巨
变的老人们似乎有很多话要说，
而这些穿着深蓝色制服的人总
是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们。

据《中国新闻周刊》

贾敬龙案
和回不去的北高营

22001166 年年 1111 月月，，北北高高营营村村仍仍有有许许多多房房产产项项目目在在建建设设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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